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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其梅重返水东
聚台岗部队扎根

水东地委组织部部长张剑石奉命打通
水东地区与新四军、豫皖苏边区党委的联
系。他徒步千里，冲破重重封锁，最终见到
了陈毅、邓子恢、彭雪枫等首长。首长们明
确指示：“隐蔽休整，积蓄力量，静待战略反
攻时机……”

为加强水东地区领导力量，1941 年 5
月，上级派遣王其梅重返水东，主持全面工
作。王其梅再返水东时，化装潜行，仅带两
三名随员。此时，水东我党武装仅有 600 余
人，等待他的是非常严峻的考验。

王其梅抵达杞县西南的苗那村后，第一
时间召开党政军干部会议，直指过往弊病：

“我们必须纠正单纯依赖作战、四处流动的
流寇主义倾向，确立长期坚守敌后的稳定斗
争路线。”

随后，水东地区成立党政军委员会，王
其梅任书记，统筹全区军政事务。委员会决
议重建独立团，马玉堂任团长，王其梅兼任
政委，王广文任副团长。

独立团重建后，通过各种方式提振士
气，同时重新调动起广大群众的抗日积极
性。他们同疯狂进犯的敌人展开激战，打开
了水东地区抗日斗争的新局面，濒临失守的
水东抗日根据地有了新的转机。

1941 年 7 月，王其梅率领独立团在杞县
南寨与敌激战，右手中弹受伤，鲜血淋漓。
警卫员央求他下火线包扎，他执意不肯，继
续指挥战斗，鲜血染红了衣袖。警卫员见他
流血过多，强行拉他下火线，他发火说：“再
拉我，枪毙你！战斗这么紧张，我怎么能受
点伤就离开！”战斗结束后，卫生员为他清理
包扎伤口时，王其梅痛得满头大汗，却始终
一声未吭，连在场医务人员都对他钦佩不
已。此事流传开来，许多人将他比作“刮骨
疗毒”的关公。

经过几个月的奋战，部队击破了“新四
军已被消灭完了”的谣言，打击了敌、伪、顽、
匪的嚣张气焰，水东斗争形势大为好转，各
县地方武装也有了起色。

然而，此前由于忽视抗日根据地建设，
部队和党政机关一直处于游击状态，水东
地区党组织尚不健全，有的还没有恢复活
动；部队也要扩军、训练，需要一处安定的
根据地。

为此，王其梅与水东党政军委员会决
定，加强政权建设，寻找稳定的根据地，目标
锁定太康县的聚台岗村。

聚台岗村位于太康县城西北，与杞县相
邻，地势较高，当年黄河泛滥时未被淹没，四
面环水，易守难攻。

1941 年 7 月，王其梅率水东党政军机关
进驻聚台岗，建立水上抗日根据地，在此开
展工作一年有余。其间，水东党政军机关大
力整军练兵，开办党员培训班、青年抗日训
练班、船民训练班，建立修械所、被服厂、后
方医院等，并成立水东地区政权——水东联
防办事处，标志着水东抗日根据地建设迈上
新台阶。

聚台岗地势险要，素有“水上宝岛”之
称。因环境依赖舟船，独立团组织群众打造
并购买船只十余艘，由五六十名船员组成一
支运输船队，每船配有四五名船员和一名船

长。船队为突击敌人、转移部队、运送粮草、
护送情报立下汗马功劳。

1941 年深秋，水东地下党组织为根据
地筹集一批粮食，藏于高贤集南门一户农
民家中。情报送到聚台岗后，王其梅召集
领导干部开会，研究接运方案，并决定趁机
拔掉日伪军设在高贤的据点。当晚，船队
兵分两路出发，一路由王其梅亲自指挥。三
更后，王其梅率部攻打北门，南门同时响起
枪声。北门攻破后，部队与日伪军交火；攻
打南门的战士也冲进来，南北夹击，日伪军
阵脚大乱。激战中，日伪军死伤数人，余者
不敢再战，逃回太康县城。天亮时分，高贤
日伪据点被拔除，船队载着粮食与战利品凯
旋。

高贤日伪据点被拔掉后，驻太康的日
军更为恼火，派出大批日伪军，带两艘汽划
子向根据地扑来。我军即刻吹响号角，让
群众隐蔽起来，并全体严阵以待。王其梅
和几位主要领导手持望远镜，登高指挥。
敌船分别从村南、村北逼近，刚进入射击
圈，王其梅便下令开火。南台上的土枪炮
火从城垛中喷射而出，敌船仓皇掉头。开
往村北的敌船，也被北岗上隐蔽的战士用
迫击炮打得团团转。日伪两船联系后，改
向村东驶来，却再次遭到猛烈打击，最终狼
狈逃离……聚台岗水上根据地，一时间成
为水东不可攻破的堡垒。

1942 年 4 月，聚台岗开办水东抗日中
学，王其梅任校长并亲自授课。抗日中学虽
面积狭小、设施简陋，却为根据地建设作出
了巨大贡献。一批有志青年在这里接受党
组织培养，成长为根据地党政军机关的骨干
力量，部分同志还被送往延安抗大深造。

在聚台岗的一年零两个月，王其梅率领
独立团在人少力弱的情况下，凭借天然险要
环境，赢得宝贵的休整与发展时机，逐步壮
大自身力量，在敌后站稳了脚跟，彻底扭转
了水东地区的被动局面。

根据地双重番号
独立团粉碎“扫荡”

水东根据地距洪泽湖畔的新四军第四
师驻地千里之遥，而与八路军冀鲁豫军区相
对较近。1941 年年中，水东独立团副团长王
广文、政治处主任马一鸣北上冀鲁豫边区，
向冀鲁豫军区建议，将水东独立团改由八路
军领导。同年 12 月，王其梅又和王广文等
人突破陇海铁路封锁线，向冀鲁豫军区司令
员杨得志、政委苏振华汇报工作。

1941 年 12 月，中央根据冀鲁豫军区请
示，结合水东地区孤悬敌后的现状，决定将
水东地区划归冀鲁豫军区代管，但本地武
装仍保留新四军原有番号，由此形成了全
国罕见的“八路军代管新四军部队”特殊建
制。水东抗日根据地也成为我党唯一同时
拥有新四军、八路军双重番号的敌后根据
地。

1942 年 1 月，独立团团长马玉堂赴延安
学习，途经平汉铁路封锁线时遭遇敌军伏
击，壮烈牺牲。之后，林耀斌接任独立团团
长。

水东抗日局面日益好转，根据地军民欢
欣鼓舞，敌人却恨之入骨。

1942 年秋，日伪军对水东抗日根据地发
动多次“扫荡”，叫嚣要以十倍兵力将共产
党、独立团赶出水东。国民党十二专署顽军
头子薛剑光纠集薛汝梅、张鹏先、侯殿卿、丁
建华、田树恩等部数千人，对水东党政军机
关发动偷袭。王其梅被迫率部撤出聚台岗，
转移到杞北。顽军肆无忌惮，继续多次袭击
抗日武装。独立团忍无可忍，决定反击。9
月 24 日，王其梅率独立团和杞北大队，在赵
寨、何寨击溃薛汝梅、田树恩二部，接着又袭
击薛汝梅散兵集合场，打伤薛汝梅一条腿，
并在孙富寨歼灭田树恩一个中队。10 月初，
独立团挥师南下，在王其梅和林耀斌指挥
下，于杞南蔡固击毙张鹏先部数百人。至

此，顽军退回黄泛区，水东抗日武装夺回被
顽军占领的全部地区。

从 1941 年 5 月到 1942 年年底，一年多时

间里，水东地区军民在远离上级领导，处于

日、伪、顽、匪夹击的艰难环境中，于狭小三

角地带坚持斗争，卓有成效地开展了发动群

众、武装斗争等各项工作，抗日武装发展到

2000 多人，建立起人民政权，战胜灾荒，粉碎

日伪军多次“扫荡”，击退国民党顽军进攻，

安定社会秩序。水东根据地充分发挥了联

结华北与华中交通联络的桥梁作用。冀鲁

豫军区在给上级汇报工作的电报中，曾对王

其梅在水东的工作给予很高的评价：“王坚

持水东斗争有很大成绩，是党的好干部。”

长期紧张的工作与频繁作战，使王其梅
积劳成疾。1942 年 11 月，组织决定让他到
鲁西南治病，后去延安学习。

1942 年 12 月，水东地区正式划归冀鲁豫
军区领导，部队仍使用新四军番号。

唐克威水东“开荒”
铁底河壮烈殉国

新四军政委、中共中央华中局书记刘少

奇对水东抗战提出明确要求，“水东地区是

八路军和新四军联系的枢纽，是以后反攻的

战略基地，应加强党对这个地区的领导”。

如何打开水东抗战新局面，确保红旗不

倒、高高飘扬？冀鲁豫军区领导经过考察、

筛选，最终选定唐克威担此重任。

唐克威原名徐德乾，曾为北平“一二·

九”学生运动的组织者。1938 年年初，党组

织选派他进入延安抗大深造。“要到最艰苦

的地方去，奔赴抗战最前线！”同年 6 月，唐

克威主动请缨，前往华北敌后战场。他先后

担任中共豫北地委宣传部部长、统战部部长

兼八路军东进纵队驻濮阳办事处主任，冀鲁

豫八分区地委书记兼军分区政委。他作风

硬朗，敢啃硬骨头，善于攻坚克难、打开局

面，被誉为“开荒干部”。

1942 年年末，党组织决定由唐克威任水
东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扛起水东抗战大
旗。他毫不犹豫，慨然受命。

1943 年 1 月 6 日，唐克威率数十名党政
军干部，经过一夜急行军，于 7 日拂晓抵达
水东。到达根据地后，他精力充沛，迅速投
入工作，全面摸排敌情、民情，逐一与干部谈
心交流，很快掌握了整体情况。随即，他在
杞县谷熟岗召开地委、独立团及各县党政领
导扩大会议，传达了刘少奇指示和冀鲁豫边
区党委的要求。与会人员深受鼓舞，响亮喊
出“誓与水东共存亡”的战斗口号。

谷熟岗会议决定采取分散游击、缩小目
标 的 策 略 ，充 分 发 动 群 众 ，粉 碎 敌 人“ 扫
荡”。会议尚未结束，地下党组织即传来情
报：日伪军正调集重兵，准备对水东根据地
发动大规模“扫荡”。

为避开敌军主力锋芒，会议作出部署：

地委机关与独立团兵分多路，分赴杞南、杞
北、杞通边区隐蔽。唐克威与团长林耀斌、
组织部部长张剑石带领地委机关、团部及四
连留守杞南。

1943 年 2 月 1 日凌晨，唐克威率部抵达
杞县东南常营村。队伍刚安顿好，侦察兵即
火速来报：大批日寇乘汽车直扑常营村而
来。

唐克威、林耀斌当即下令转移，二人登
上寨墙西北角观察敌情，只见大批日伪军汽
车从西、北两面合围村庄，形势危急。二人
迅速敲定突围方案：先安排张剑石等人化装
分散撤离，其余人员伺机分批转移。

唐克威返回团部组织突围，部队冲出村
寨后不久便被敌察觉。混战中，林耀斌与部
分指战员被日寇骑兵冲散，唐克威身边兵力
越来越少，只能策马向南撤退。随行警卫也
被敌人冲散，他孤身一人继续突围。

正午 12 时，唐克威撤至太康龙曲镇郑寨
村铁底河畔。渡河途中，马陷淤泥，不能前
行。唐克威一边举枪还击，一边撕毁随身携
带的机密文件。打着打着，唐克威停了下
来，枪中仅剩一颗子弹了。为免遭被俘受

辱，唐克威毅然饮弹自尽，年仅 30 岁。

从抵达水东到壮烈牺牲，不足一个月，

他将年轻的生命永远奉献给了这片土地。

1938 年 到 1943 年 ，短 短 五 年 间 ，水 东

抗日根据地先后痛失沈东平、马庆华、韩

达生、唐克威四位特（地）委书记。在残酷
的抗战岁月中，他们用生命铸就了一座座
丰碑。

敌人分割根据地
军民斗争保实力

唐克威牺牲后，冀鲁豫军区紧急调整水
东领导班子：1943 年 3 月，李中一调任水东
地委书记兼独立团政委，张刚剑接任独立团
团长。

新一届地委班子，新一任独立团首长，
他们面对的是怎样的局面？

进入 1943 年，水东斗争形势更为错综复
杂。日寇在太平洋战场转入战略防御后，为
巩固华北、华中“后方”，加紧推行“治安强
化”运动，对水东地区频繁“清乡”“扫荡”。
其 中 10 月 中 旬 一 次 近 千 人 大 规 模 的“ 扫
荡”，给水东军民造成惨重损失。

日军对国民党军施加压力，迫使国民党
专员侯殿卿部 1700 余人于 1943 年 6 月初投
降日寇，被改编为伪军，部署于杞西北大白
邱一带。水东地区原有敌据点 150 余处，又
新增三四十处，根据地面积急剧缩减三分之
一。敌人推行“分割”战术，修筑多条公路，
将水东抗日根据地割裂为杞西北、杞东北、
杞南、杞通陈、睢杞太等五六块区域，独立团
能够活动的村庄也大幅减少。

驻黄泛区的国民党顽军在“反共”“溶
共”总原则下，倚仗有利地形，不时窜入根据
地抢掠，并虚张“抗日”声势，引来日军对水
东中心区再度“扫荡”。

面对日、伪、顽多方夹击的严峻态势，水
东抗日军民遵照上级指示，密切关注敌我形
势变化，灵活掌握对敌斗争策略，一方面隐
蔽发展自身力量，一方面削弱敌人的力量，
扩大他们之间的矛盾。水东敌工委充分利
用这些矛盾，开展对敌伪的争取与瓦解工
作。例如，给他们写信，警告其勿死心塌地
跟着日军干，要为自己留后路；对每次战斗
中被俘人员，注重优待与耐心教育，使其了
解共产党的政策，再释放回去充当宣传员或
联络员。特殊情况下，水东敌工委还派人打
入敌人内部，直接开展分化瓦解工作。

生产自救战灾荒
团长拉犁又种地

1941 年、1942 年，水东大旱，粮食几乎颗
粒无收。至 1943 年春，群众生活已极端困

难。村里家家关门闭户，路边常见倒毙的尸
体，“纵横百里之内，不闻鸡鸣犬吠之声；数
百处村庄，没有了人烟”。个别地方甚至发
生了“人吃狗，人吃人，死了无人埋”的现象。

我党政军人员多数时间靠吃糠咽菜维
持生活。一位干部在日记里写道：“荒庄又
荒庄，杞通度时光。敌我顽杂处，一夕几搬
房。派饭群众家，薯叶拌谷糠。数日不一
饱，战斗任务忙。”

水东军民一边应对残酷的对敌斗争，一
边与严重的自然灾害抗争。

水东地委组织群众生产自救，发放贷
款，向地主借粮，到敌占区征粮，多措并举，
共渡饥荒。

到敌占区征粮是缓解根据地粮荒的有
效办法。起初，只需派出一个排兵力，便能
从汉奸、地主处征得余粮。后来汉奸、地主
勾结日伪军，并组织武装进行抵制。为此，
独立团事先做好调查，部署兵力，分设警戒
打援、宣传动员、办理筹粮手续和运输返回
等各组，像打仗一样突击行动，才能弄回粮
食来。

如同延安三五九旅在南泥湾开展大生
产运动，水东根据地党组织号召大家开垦荒
地，生产自救。黄河水退后，露出大片河套
荒地。独立团干部战士一手拿枪、一手拿
镐，以对敌人作战的劲头投入开荒工作。老
红军、独立团团长张刚剑赤背光脚，顶着烈
日带头拉犁耙。部队热火朝天干了半个月，
将驻地附近 4200 亩柳蒿丛地开垦为良田，还
把 群 众 逃 荒 后 留 下 的 土 地 开 垦 了 2 万 多
亩。这些开垦出来的耕地，后来都移交给了
返乡的群众。

独立团为百姓开荒种地的事迹在当地
传为美谈。群众编出顺口溜：“汉奸的营长
看戏，共产党的团长拉犁种地。”杞县一位老
翁在墙上题诗：过荒庄又过荒庄，不打仗就
开荒，打平地面百姓住，开垦荒地人民昌。
四军功劳泰山重，好比当年一禹王。

初夏，小麦成熟，丰收在望。百姓期盼
颗粒归仓，敌人却蓄谋抢粮。独立团组织力
量帮助群众突击收割，全力保卫麦收，提出

“快收、快打、快藏，不让敌人抢走一粒粮”。
独立团与入侵抢粮之敌激战数起，确保百姓
的保命粮没有损失。

真是多灾多难。入秋，正当禾苗生长旺
盛时，又发生蝗虫灾害。大批蝗虫铺天盖地
飞来，吃光一片片庄稼。党政军民齐动员，
日夜扑打蝗虫。

水东独立团没有建立后勤供应机构，部
队走到哪里就在哪里吃派饭。村主任将指
战员分到各家各户，一个班要分三四家。团
里干部战士多是水东本地人，群众也早已习
惯为子弟兵做饭。部队规定碰到啥就吃啥，
但群众尽量做好的给同志们吃。遇到这种
情况，大家坚决做到“有黑馍不吃白馍，有碎
馍 不 吃 整 馍 ”“ 离 开 时 打 满 水 缸 ，打 扫 院
子”。干部战士心甘情愿以树叶、棉籽、粗糠
充饥，还把榨过花生油的饼子作为最好的食
品，留给伤病员和老年人。后来上级发给部
队每人每天一斤粮食，大家也自愿匀出二两
给群众食用。有时部队到一个村子，便用大
锅熬稀粥赈济灾民，共克时艰。

伤病员的救治更难保证。独立团后方
医院条件十分简陋，真正懂医疗技术的医
生寥寥无几。因环境艰苦、战斗频繁、缺医
少 药 ，每 次 战 斗 后 伤 员 安 置 都 是 一 大 难
题。独立团不得不在村内挖地洞，利用红
薯窖、旧坟墓，或在野地做假坟、在高粱地
里搭帐篷，用种种办法隐蔽伤员，并派警卫
保护，医生巡回治疗。药物和医疗器材，既
有战斗中缴获的，也有派人到敌占区购买
的，还有土法自制的。部分伤员被安置在
群众家中，群众视他们为亲人，精心照料。
危急时刻，妇女充当妻子，老人充当父母，
以生命掩护伤员安全。

当时，水、旱、蝗、汤（国民党河南省军政
长官汤恩伯）被称为中州“四害”，河南人民
在水深火热之中备受煎熬。水东独立团与
群众团结协力抗灾，挺过了最艰难的日子。
根据地由此得到巩固和发展，人民群众对共
产党和抗日政府更加信赖。军队与群众同
甘共苦，正是弱小的水东党政军力量在强大
敌人包围下能够长期生存和不断发展的根
本原因所在。

挺过一关又一关，抗战大旗始终飘扬在
水东上空，成为艰苦岁月里军民心中不落的
希望。

（本版图片为资料图）

独立团 三十团
——豫东大地走出铁军劲旅（二）

为什么我党“必争”“必保”狭小水东？
为什么四任地（特）委书记壮烈殉国？
为什么这处根据地的部队有双重番号？
为什么会有“水上抗日根据地”之称？
为什么“新四军的团长拉犁种地”？
为什么“进了三十团活不过大半年”？
为什么“有种就进三十团”？

为什么水东抗战能8年红旗不倒？
水东武装历经硝烟战火，一路披荆斩棘，付出巨大牺牲。

它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宛如人民军队的一个缩影，蕴含着人
民军队发展壮大的制胜“密码”。

中国人民解放军建军 99 周年之际，我们再次回望水东烽
火岁月，与革命英烈“对话”，读懂水东，读懂水东武装，读懂
人民军队。

王其梅王其梅

唐克威唐克威（（画像画像））


